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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

作 50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

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

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

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

放壮阔，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

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

俄、日及西班牙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

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

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

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序言 

    舞台小世界 

    人生大舞台 

    多少苦，多少甜 

    多少快乐和悲哀 

    小小寰球八万里 

    人间天堂谁见来 

    曲曲折折的人生路啊 

    命运靠谁来安排 

    舞台小世界 

    人生大舞台 



    讲成功，论失败 

    古往今来，海内海外 

    旧戏还没落下幕 

    新戏这边又开台 

    世纪风云，儿女情怀 

    多少故事传下来 

第一集 

    片头。序曲。 

    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某一个小县城的郊外。 

    一望无垠的菜花地，轻风吹过，花枝摇曳，在阳光照耀下，是那

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璀璨。 

    一个穿鲜红色衣裙的小女子飞也似的从远处奔来，边跑边叫： 

    “黑妮儿，黑——妮儿！黑—妮—儿—” 

    “哎——”从花丛深处，一个甜美的声音应道。 

    红衣女子停住脚步，四处张望，却不见人。 

    “黑妮儿？”她惊疑地轻叫，“你倒是在哪儿呀？” 

    风吹花动，仍然不见人，只听见一串银铃似的笑声。 

    红衣女子也笑起来，她蹑手蹑脚地循着声音扑去，却扑了个空。

笑声又在她不远处响起。 

    她追逐着声音四处寻找，却一次次扑空。远远望去，就像一只红

蝴蝶在翩翩起舞。 

    阵阵春风，只见菜花像金色的波浪一样地起伏，银铃似的笑声也

像波浪一样地流淌。 

    汗珠渐渐从红衣女孩额上沁出，她生气地咬牙跺脚骂道：“死妮

儿，你躲我干吗？我又不是——男生。” 



    笑声停止了，从她不远处慢慢站起一个紫衣女孩：“谁躲你了？

人家不是在这儿呢吗？” 

    女孩半身远景，中景。 

    风吹动着她浅紫的衣衫和长长的黑发，在一片耀眼的金黄中，是

那样鲜亮，简直是幅画。 

    红衣女子立即飞奔而去：“你在这儿干甚？” 

    镜头推进。 

    黑妮用手拂发的侧影，背影：“人家晒头发呢。” 

    黑发像瀑布一样旋转过来，又那样潇洒地飘去，露出一张这样年

轻这样鲜丽这样甜美的脸憨憨地笑着。特写。 

    红衣女孩一下猛然向她扑去。黑妮惊叫：“哎呀，头发，头发！

人家刚刚洗过的……头发！” 

    两个女孩滚做一团。 

    清脆的笑声惊起一窝窝扑拉拉的飞鸟。 

    高高的蓝天，白云，远去的鸟群。 

    清亮亮的小河边。黑妮在水里重新漂洗着她的发梢。她嘟着嘴，

娇嗔道： 

    “看疯得你！人家又得重洗……” 

    “别，别价，”红衣女孩制止她把头浸入水中，“再洗可真来不

及了。” 

    “大礼拜天，上哪儿去呀？” 

    “你呀！咱不是说好去考……” 

    “俺不是说了俺不去嘛！” 

    “你真不去？” 

    “俺爹不叫俺去。” 

    “你爹你爹，你就那么听你爹的？” 

    “他是俺爹！”黑妮惊讶地张大眼，“俺不听他的听谁的？” 

    “你呀！”女孩一边帮黑妮梳理长发，手忙脚乱地帮她梳成独



辫，一边急急地说：“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想想，省歌舞团，见

都没见过的，到咱这儿来招演员……这要一考取……”她站起身来，

双手一拍，仰面看天：“天爷爷，那可是……一步登天啦。” 

    “能登上去？”黑妮仍扑闪着两只大眼，疑惑地说，“俺爹

说……那不是个正经活儿。” 

    “你爹懂啥。”红衣女孩撇撇嘴，“他进过省城吗？他见过省城

吗？咱要一考上，可就进省城啦！天哪——”她又是双手一拍，两眼

看天，“甭说省里，就是县里那个走穴队，那个打扮，那个梳妆……

哎，就没法形容啦！听说……麦克风那么一拿，小嘴儿那么一张，挣

的那个钱啊，就数也数不清啦……哎，我说，你爹受一辈子苦，你就

不想多挣几个钱，让他老来享享福。” 

    “能挣来？”说起父亲，黑妮显然有点动心了，“就我……，金

花姐，你说能行……” 

    “那是，大把大把地挣！我看你呀，比那回来走穴的那些个人儿

都俊，比电影明星还俊！要不当演员，白可惜了这副小模样儿！” 

    “看你金花姐会说的！”黑妮脸红了，可心里是高兴的，两个酒

窝就深深地旋了下去，“可我啥也不会呀！” 

    “你呀！就是胆小。啥不是人学的？不就这么扭巴扭巴吗？”她

边说边扭，“走吧，走吧。” 

    “我还是不去吧，”黑妮站起来又坐了下去，“明儿个还得补考

几何呢！” 

    “走吧，走吧！咱要是考上了歌舞团，就一辈子也不用学那几何

了。” 

    “那……俺去问问俺爹。” 

    “你呀！”金花看看表，“真是病急碰上了慢郎中，再等你回

家，万一你爹再不准……这不黄花菜全凉了……” 

    “我爹不就在那边树下钓鱼呢吗？” 

    果然，远远的小河边，散散拉拉坐着几个垂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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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画外音：“你呀！咋不早说呢！” 

    黑妮画外音：“这谁不知道呀！俺爹天天送俺上下学，礼拜天，

俺就陪俺爹出来钓鱼……” 

    金花风风火火地：“那就快去问呀！” 

    黑妮怯怯地：“俺爹……准不答应。” 

    金花：“你呀！在这儿别挪地儿，我给你问去。” 

    她一阵风似的跑了，她的红衣飘在绿树中，就像一颗滚动的火

球，又像一团抖动的火焰。 

    黑妮心慌意乱地梳着辫梢，对着小河整理衣衫。 

    清清的小河里映出她秀丽的身影。 

    她低下头。水里出现她甜美的面庞。 

    她嫣然一笑，水里的女孩旋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金花的画外音：“走吧，快走！” 

    黑妮又惊又喜地抬头，辫梢甩起一脸的水珠子：“俺爹……能同

意……” 

    金花：“我才不那么傻呢！我就说……让你上俺家一块儿去温几

何。” 

    黑妮：“那俺可不去。” 

    金花：“真不去？” 

    “不去。俺可不能骗俺爹。” 

    “你呀！那你就……陪我去一趟，行不？” 

    “不价。” 

    “就去看看热闹，看看省城人。要不，人家一走，想看可就看不

成了。” 

    “不——价。”黑妮有点动心，又有点犹疑。 

    “去吧，陪陪我。好妹子，姐求你了。说正格的，姐这心里……

也怪害怕的呢。” 

    “真的？这世上还有你……金花姐害怕的事？” 



    县委小礼堂。 

    省歌舞团的临时考场。 

    四五个主考人员。 

    一个忸怩作态的男歌手，正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 

    门外形形色色的考生： 

    浓妆艳抹的； 

    搔首弄姿的； 

    惶惶不安的； 

    充满自信的； 

    挤眉弄眼的； 

    互相辅导的； 

    爹妈送来的； 

    男朋友陪着来的…… 

    泼辣的金花和本就胆怯的黑妮缩在一个角落。 

    金花双手紧握两眼望天，嘴里念念有词。 

    黑妮胆怯又好奇的双眼，不时扯扯金花的衣襟，招呼她看那些奇

装异服又土得掉渣的人们。 

    金花坐不住了：“不行，我也得换换衣裳。” 

    考场内： 

    一对气喘吁吁的双人舞者。 

    主考人强忍着的无奈。 

    终于跳完了。女孩跳到男孩腿上站立造型。男孩满头大汗地忍

着，竭力保持平衡。 

    男主考：“好，好，谢谢你们。” 

    女孩：“我们还会跳西班牙舞。” 

    男主考：“不用了。” 

    男孩：“还有疯狂迪斯科呢！” 

    音乐大作，两人扭动起来。 



    女主考：“够了，够了……，行了……行了。” 

    音乐骤停。 

    女孩：“您是说——行了？” 

    女主考：“我是说——回去听信儿吧。” 

    两人交换眼色，还要来什么。 

    男主考：“下一个。” 

    两人疑疑惑惑地走去。 

    歌舞团长，一个瘦瘦高高的很有派的女子，忍不住一声叹息，从

一个讲究的坤包中取出一小瓶风油精，重重地揉着太阳穴。 

    男主考：“下一个。” 

    进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要不细看，真认不出她就是金花儿。 

    金花迈着模特儿的步伐，孔雀开屏般地走来，满身对比强烈的各

式披挂，使她不像孔雀，倒像一只刚刚斗胜归来的大公鸡。 

    男主考：“你当过模特儿？” 

    金花：“您真好眼力，我报考过——模特儿队。” 

    男主考：“学历。” 

    金花：“高三啦。” 

    女主考：“多大了？” 

    金花：“二十。” 

    主考们低头看表格，因为金花这身打扮，给人的感觉太“成熟”

了，没有三十，也不下二十五。 

    男主考：“你为什么要考歌舞团？” 

    金花：“我热爱——演员生涯。” 

    男主考：“为什么？” 

    金花：“那多派呀！东游西逛地，能住省城，没准还能进京，出

洋呢！” 

    “就这？” 

    “就这。嗯，还能风光，能挣钱——” 



    女主考：“你会什么？” 

    金花倨傲地：“您是问，我不会什么？” 

    女主考猝不及防，一时哑口。 

    歌舞团长：“这么说，你是吹拉弹唱舞，全才了？” 

    金花：“乐器倒是会的不多……”取出手鼓，“我唱个《拉兹之

歌》吧。”荒腔走板地唱起来：“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

啊……” 

    主考们受过严格训练的耳朵实在受不了啦：“够了……够了！” 

    金花不满地停住：“够了是什么意思？” 

    男主考：“就是说，你的水平……嗯……” 

    女主考：“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了……” 

    金花：“可你们还没看完呢。我还会跳舞，说相声……还演过话

剧呢。” 

    男主考：“你还演过话剧？” 

    金花：“不信？就在县剧团。和他们演过《雷雨》。” 

    男主考又一次语塞。 

    女主考：“我们不收话剧演员。” 

    金花：“可我会唱歌呀，我不是还没唱完吗？不是还没给你们跳

舞看吗？” 

    团长疲惫又无奈的面容。 

    女主考画外音：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看全套的，我们只是要了解水平就够了。

你看，这么多人等着……” 

    金花：“你们不公正，你们对我有成见……” 

    金花愤怒又似哭的声音；“你看你们那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甚

至连话都不让我说完……” 

    男主考：“你不要激动嘛！我们大老远地来招生，唯恐漏掉一个

人才。怎么可能……” 



    女主考忙插上：“哦，你在县剧团演过什么呀？” 

    金花：“《雷雨》。” 

    女主考：“你演什么角色？” 

    金花：“不是说了吗？《雷雨》呀！” 

    大家都愣了：“你就演……《雷雨》？” 

    金花十分肯定地：“《雷雨》。” 

    女主考也口吃起来：“那你……怎么演呀？” 

    金花得意地张开双手抖动着，从屋子这边跑到那边，又飞跑回

来：“就这样。哗啦……哗啦……轰隆隆……哗……啦……啦……” 

    主考们实在忍俊不禁了。 

    窗户上边趴满了看热闹的考生。 

    女主考画外音：“哦，是效果呀。” 

    金花画外音：“我说的就是给县剧团帮忙嘛！” 

    团长的眼睛忽然定住了。 

    在窗外一片花红柳绿中，黑妮那明媚可爱的小脸，一条长长的大

辫子，朴素又俏皮的刘海，抿着嘴时深深旋下去的酒窝…… 

    团长碰碰边上的女主考，示意她看。 

    女主考也眼睛一亮，旋即起立，匆匆走出。 

    一只手轻轻拍在黑妮肩上。 

    黑妮回过头来，以为做错了什么，怯怯地用手揉着辫梢：“俺，

俺不知道不叫看，大家伙儿都……” 

    女主考迅速地把她从头打量到脚：“你也是来报考的？” 

    黑妮：“不，俺是陪俺金花姐来考的……” 

    “你为什么不考呢？” 

    “俺爹说……叫俺高中毕业了进个正经厂子，这……蹦蹦跳跳

地……不是活儿。” 

    女主考：“你爹是农民？” 

    黑妮：“不是，是工人，老工人。”女主考爱怜地为她理理额



发，看看她的额头，眉眼……“这你爹就不懂了。艺术，是一种特殊

的劳动，高尚的劳动……” 

    她领黑妮入考场，在一片艳俗粗鄙时髦的反衬下，朴实无华的黑

妮确实使人耳目一新。 

    女主考把她安排在考生位子上。 

    黑妮害羞地用双手捂上了脸。 

    女主考在她耳边轻轻说着什么，黑妮从指缝中悄悄张望。 

    主考们兴奋地交换眼色。团长热切期望的脸庞。黑妮静静地放下

双手，慢慢抬起头来。 

    一下子静下来的人群。 

    黑妮楚楚动人的身姿。 

    主考们脸上都有了笑模样。 

    黑妮也娇羞地浅浅地笑了。 

    她那双黑黑的温柔的小鹿似的胆怯又好奇的大眼睛。 

    这双眼睛放大，叠印着。 

    飞快奔驰的火车。 

    两边一望无际的田野。 

    飞快闪过的电线杆，一座座城镇，小桥流水人家…… 

    省城宽敞的街道。 

    一辆小面包车停在省歌舞团大院的楼前。 

    从车上下来的男男女女。 

    迎出来的人群。 

    宿舍管理员敲着一扇门。无人应，他掏出钥匙开门。把行李放在

一张空床上，回头叫道： 

    “进来，进来呀，你——” 

    门口站着怯怯的黑妮。她手里紧紧挽着一个小包袱。 

    宿舍里四张床，三张都装饰得华美而艺术。到处是些女孩子的玩

意儿，床头都贴着大幅明星、歌星照片，甚至演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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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摇到一张床上，原来床上有人。 

    管理员：“有人啊！桑桑，起来一下，桑桑，起——” 

    桑桑翻身坐起，先尖叫一声：“出去！谁让你进来的？真没礼

貌……” 

    像惊了的小鹿一样先奔出去的是黑妮。 

    管理员也慌忙退出：“来了新学员了。桑桑，你帮助招呼一

下。” 

    桑桑倒头又睡：“关我什么事？” 

    黑妮从没见过这样骄横的女孩子，憋屈得只扑闪眼睛。 

    走廊里忽地拥进几个女孩，唧唧喳喳地围了过来： 

    “哦，就是她呀！” 

    “不是说招来个大美人儿吗？” 

    “乡下妞儿嘛？” 

    “你看那土样儿……” 

    “都掉渣啦！” 

    “可能入男人眼吧？” 

    “嘘，听说是老狼拍的板！” 

    “老狼又怎么，老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你看那可怜见的小样儿……” 

    “倒像是狼叼来的……” 

    黑妮又窘又气，眼里一下盈满了泪。 

    人群后忽然嚷出一嗓子，又高又亮： 

    “干什么，你们！欺负人哪！” 

    扒开人群，挤进一个夹着琴谱的女孩子，她，短发拂额，长得并

不细致，可长长的腿，细细的腰，衬着一张圆圆的生气勃勃的脸，就

别有一番潇洒脱俗的气韵，在一群花团锦簇的女孩群中，倒显得分外

出众。 

    她现在脸涨得通红，小鼻翼儿直扇：“就你们是城里人！城里人



就有权欺负乡下人，是不是？” 

    一下被镇住了的女孩们，又活了过来！ 

    “关你什么事呀？” 

    “开开玩笑嘛！” 

    “啊唷，还以为来了骑士呢！” 

    “原来——”上海话也出来了，“也是只丫（读乌）头呀！”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一窝蜂地拥来，又一窝蜂地拥走了。 

    管理员叫这帮小女子弄得说也说不出，拦也拦不住，这下子如释

重负了！ 

    “哎呀，朵拉！幸亏你来了。正好安排在你们屋。你招呼一下

吧，我走了。” 

    “好！”朵拉说，“来，来呀！” 

    黑妮还站着不动，强忍着的泪扑簌簌滚了下来。 

    “咦？”朵拉用手给她抹抹泪，“这就哭呀？那以后哭的事可就

多了。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她们厉害，咱比她们更厉害，不

就行了吗？” 

    “我……不会……厉害。” 

    “小样儿，”朵拉一边拉她进门，一边说：“好了，好了。你叫

什么呀？” 

    “黑妮儿。” 

    “嗯，是有点黑。”朵拉逗她说。 

    这么一来，黑妮也笑了。泪珠儿还挂在脸上呢，就笑得格外好

看。 

    “呀，你真好看，怨不得……”朵拉情不自禁地说。 

    “你才好看呢。”黑妮发自内心地说。 

    朵拉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还叫不叫人活了？”桑桑在床上重重地翻身，又骂道：

“讨……厌！” 



    “吃个炒面。”朵拉快嘴快舌地反击：“谁知道大白天这儿还躺

着个活人呢！”但立即放低声音说，“来，小黑妮儿，我帮你铺

床……” 

    “你叫什么来的？”黑妮说，“刚才我没听清。” 

    “朵拉。” 

    “朵……拉。”黑妮绕嘴饶舌地说，笑了起来，“怎叫个这名

儿？” 

    “这名儿不好？” 

    “好是好，就是有点——奇怪。” 

    “到了歌舞团，就不怪了。”朵拉轻轻唱道，“哆啦、咪啦、嗦

啦、唏啦……就是这个朵拉，记住了吗？” 

    “记住了。”黑妮说，“朵拉姐，你是唱歌的吧？” 

    “是唱歌的。”朵拉皱着眉笑，“可你就叫我朵拉好了，千万别

叫朵拉姐。朵拉姐，朵拉——姐——这倒真有点怪啦！”她又哈哈大

笑起来。 

    黑妮也大笑起来。 

    桑桑在床上又重重一翻身。 

    朵拉以手遮唇：“嘘——” 

    黑妮亲热地贴近朵拉：“我们那儿都这么叫。” 

    朵拉：“到了这儿就得改啦……” 

    两个女孩压低声音，笑做一团。 

    宽敞的排练厅。清晨。 

    镜子里映出一个个身穿练功服的靓男美女。 

    舞蹈老师在前边喊着口令。 

    整齐优美的队行。 

    后排几个显然是新招来的。 

    满头大汗，笨手笨脚的黑妮。 

    舞蹈老师拍手：“好，到这儿。” 



    练功房。黄昏。 

    黑妮一个人跑进来补课。 

    她伸臂，踢腿，旋转……见三面墙的镜子里都是她的身影，惊喜

地：“妈呀！这么漂亮的地界儿！” 

    她慢慢地原地旋转。可一练功，就极笨拙： 

    “唉！这么笨的我！”她咬着牙苦练，窗外一个吼唱着“咪—

咪—咪，吗—吗—吗”的男声忽然止住，一个男演员进来：“你别那

么傻使劲儿，这样，喏，这样！” 

    黑妮忙绷起脸来。动作越发僵直。 

    男演员过来纠正，手刚一放到她腰上，黑妮就叫起来：“不，

不！”立即像受惊的小鹿一样跑了。 

    宿舍里。 

    桑桑正对镜子抹口红，描眉画眼线。 

    另一女歌手苏梅一边换衣服一边催她：“快点，快点，人家老外

可最守时间……” 

    黑妮一头撞进：“朵拉，朵拉！哦，你们两个！桑桑，你能不

能，能不能陪我去练一会儿功？……帮我补补课！” 

    苏梅：“对不起，我们正要出去！” 

    桑桑：“补课还要人陪呀，小姐！” 

    “不，不，有男生……” 

    两人大笑起来。 

    苏梅：“哎呀，你笑死人！还男生呢，你当你还在上中学啊！那

是男演员！” 

    桑桑：“男生也好，男演员也好，反正，有人追就好啊！”对苏

梅耸耸肩，“真没想到，咱团这些家伙也这么不开眼。走！” 

    苏梅：“我们真有事，你练你的，怕什么？有什么可怕？bye—

bye！” 

    桑桑却揶揄地对她躬身一礼，然后飞吻：“拜拜吧，您啦！” 



    黑妮感到她的轻蔑，气得直噎。 

    走廊里。 

    朵拉对黑妮：“唉！你呀，人家帮你也是好事嘛，这样不开

化！” 

    黑妮：“他……他把手这样，这样……” 

    朵拉：“这样怎么啦？这样叫‘把腰’……” 

    黑妮：“他还……那样……笑！” 

    朵拉：“你呀！他不笑怎么，还哭？” 

    黑妮也笑了：“反正，反正上学那会儿……男生也老找我，我

爹——” 

    朵拉：“你爹怎么？” 

    黑妮：“我爹就叫我——快跑……” 

    朵拉哈哈大笑，“这儿，你可没法儿跑啦！这儿男孩子太多

啦……你要学会区分，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好意还是恶意，还要学

会拒绝。” 

    “怎么拒绝？” 

    “喏，就这样，”朵拉一昂头，“谢谢，我自己来！……对不

起，我没空儿！” 

    黑妮闻所未闻，敬佩地：“啊——” 

    琴房，黄昏。 

    朵拉正在练声。 

    黑妮悄悄推门进来，坐在屋角地上。 

    朵拉头也不回：“有事儿？” 

    黑妮：“没。” 

    朵拉看看表，“等我吃饭？” 

    黑妮又摇摇头。 

    朵拉住手：“倒是怎么了？” 

    “等你练完……” 



    “我已经完了。”朵拉盖上琴盖，“说吧。” 

    “你能不能，能不能——” 

    “说呀！” 

    “俺——” 

    “不许说俺，要说我，我——” 

    “我。你能不能帮我——练练功。” 

    “当然啦！”朵拉收拾琴谱，“你这丫头。” 

    排练厅里。 

    朵拉弹琴。 

    黑妮练功，显然有进步。 

    朵拉不时纠正她，“抬高，抬高，对！转，三百六十度，这样，

转，转呀，”用手扶着她腰，“对！再转——转！对，好！” 

    她又弹琴，又纠正她。忙得满头大汗。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个男演员。他先是自己活动手脚，慢慢就

走了过来。 

    男演员：“这样，喏！我来。朵拉，你去弹琴好了。”他拉着她

的手，“左，左，一，二，三，右，右，二，二，三；转，不对！”

他用手托住她的腰，黑妮惊悸羞涩，朵拉却浑然不觉。 

    黑妮慢慢合辙，旋转，奔跳，男演员扶着。 

    又进来两个男孩子，看着，舞着，慢慢也蹭了过去…… 

    音乐优美地流淌。 

    夜，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宿舍里没有灯，黑黑地似空无一人。只有路过的车灯一闪一闪才

照亮窗台上默默坐着的一个人影。 

    朵拉高声唱着由远而近。她推门而入，“啪”地一下打开灯，只

见黑妮一个人默默坐在窗台上，手里紧挽着那个来时的小包袱，不禁

大吃一惊：“怎么啦，你——” 

    黑妮满脸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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